
晚明仁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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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会是晚明时期出现的天主教在华慈善组织。然而学界关于仁会的认识却存在不少误区，通
过考察晚明仁会之现存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虽然仁会带有一定的中国传统善会的色彩，但不可
否认其天主教的宗教色彩，同时此一特征亦可视为中国天主教慈善团体本土化过程的必然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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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出现的 “仁会”，学术界已有人予以关注。① 然而，由于资料搜求不备，故对 “仁会”
的认识仍产生不少误区。本文拟将目前所见仁会之相关史料进行梳理辨证，以求对仁会的来源、
性质、组织及其活动有较为系统清晰的认识。

一、杨廷筠之武林仁会

明末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十分迅速，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地方士绅纷纷在各地组织同善会，兴
起了一场同善会运动。在这一形势下，杭州天主教徒杨廷筠 （１５６２～１６２７）万历年间亦成立了
中国天主教会的民间慈善组织———仁会。早至万历三十九年 （１６１１），李之藻回籍丁忧，即延请
意大利神父郭居静 （Ｌａｚａｒｅ　Ｃａｔｌａｎｅｏ，１５６０～１６４０）至杭开教，杭州遂因李之藻、杨廷筠等著名
教徒而成为当时中国天主教的宣教中心。② 关于杨的信教，明代丁志麟的 《杨淇园先生超性事
迹》记载颇为详细：

岁辛亥 （１６１１），我存公官南都，与利先生同会郭仰凤、金四表交善，比告归，遂延郭、
金二先生入越。……公闻李封君殁，往唁，见二先生，欣然叩其宗旨，既而恳睹主像，竦息
瞻拜，恍若大主临而命之也。因延先生至家厚礼之。杜却嚣尘，一意穷天学指归。……曩公
因乏嗣，故置侧室。公子二，由庶出。比公固请圣洗，而先生未许。……公忽猛醒，痛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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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晚明仁会的考察，目前仅见之于对中国传统善会善堂与天主教在华慈善事业两个层面的研究。关于中
国善会善堂史的研究，日本学者夫马进、台湾学者梁其姿贡献最多。参见 ［日］夫马进著，伍跃、杨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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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至于明清时期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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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屏妾异处，躬行教戒。于是，先生鉴其诚，俾领洗焉。①

杨氏领洗后，依圣名 “弥格尔”自称 “弥格子”，尤其注重实践基督徒四种美德：爱人、克
己、忍辱与甘难。晚明以降，这些从儒家士大夫传统而走进基督教世界的信徒，多以儒家基本理
念来理解天主教教义：

夫西儒所传天主之教，理起义实，大旨总是一仁。仁之用爱有二：一爱一天主万物之
上；一爱人如己。真知畏天命者，自然爱天主；真能爱天主者，自然能爱人。②

将天主教的主旨同儒家的大义 “仁者，人也”基本统一起来。
杨廷筠生活在明末中国佛教中心———杭州，其早年崇信佛教。在杨氏早年的生活中，佛教的

“放生会”和当时江南地区兴起的同善会对杨廷筠创建 “仁会”必有重大影响。在创立 “仁会”
之前，他就用他的财富，为当地的慈善事业做出多次捐赠。杨氏的 “善心”在入教以后得到了更
大的发扬。他对 “善”的认识已远远地超过佛教徒的 “放生”。丁志麟称：

尔时，武林有放生会，岁糜费数千，悉市鳞介羽毛而纵之。公既奉教，知爱物不如仁
民，乃鸩荐绅善士同志者，共兴仁会。③

关于杨廷筠创办的 “仁会”，保存的史料甚少，中文资料共有四处纪录。一是 《杨淇园超性
事迹》称仁会：

公既奉教，知爱物不如仁民，乃鸩荐绅善士同志者，共兴仁会。规简而当，义博而精。
每月就主堂中，随时愿舍笥贮焉。今忠谨之士，司其出入，饥者食之，寒者衣之，渴者饮
之，病者药之，旅者资之，虏者赎之，死者藏之，四方无告之民。利赖无箕，而公轸念，更
有加及于微弱者。贫窭之人，寒冻殊苦，多患皲痎。公谕家人：日伺典铺中所鬻敝衣垢裳，
收而涤缉之。枲絮则市而褚之，岁施数百所，全活颇众。□之人，有志课其子弟而乏力者，
为义馆之设。量才择师，任其来学，文有期，行有规，时躬检课而迪以性学。于是，公之里
閈，入孝出弟，举多端士也。一日，行见同教亲柩外露，未获所藏者。公恻然曰：若翁即吾
翁也，忍今至是？为之购陇亩，筑坟墓，并令教中贫乏者咸葬焉。又于陇中立一圣堂，以行
大祭，祝祈主眷，佑其灵魂。其用意周挚若是，他可知矣。时艾思及先生在讲座更为广之
曰：公怜民而多方拯之，其功固不浅矣。第怜贫而未怜富，第怜病而之在身，未怜病之在心
也。公曰：将如何？艾先生曰：愚谓施人以财，未若兼施人以训。财及于人身，训及于人
新。财为一时之惠，训为终身之泽也。因言而施，因施而广，施之为功大矣。夫圣教书籍一
帙，仅数钱耳。施贫不足，施富由余。今有富贵人于此，予以数钱耳则弗然怒，予以书籍，
则翻然喜也。施受固不同矣。彼知吾言之富，不知吾费之俭也。缘是多刻天学书籍，广传正
教。艾先生又告公曰：夫为善之功，贵于恒义，弥久则功弥大。今仁会之施，一出一入。入
者有限，施者不易穷乎？不若权子母而施之，惟是置田宅，计羡余，岁施其所出之数，此长
久之计也。公深以为然，遂置产千金，抵今施不匮焉。④

二是陈继儒 《陈眉公先生全集》卷４５ 《武林杨母吕恭人传》称杨廷筠：
立仁会，设施格二十有九，劝施义有五。首捐赀为倡，恭人出奁钏继之，诸子女同心奉

命，馁者饩，寒者襦，疾者药，暴者殓，以逮孤茕故旧，皆倚为外府。其他倾廪以活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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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第１册，第２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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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贮以需平价。①

三即瞿式耜 《仁会引》：
武林淇园杨师推广爱人如己之学，偕同志者，倡为仁会。会约凡数条，而弁其首曰 《广

放生说》，盖仁民爱物原有次第，序中反复开诱，详且切矣。②

四为叶益蕃 《三山仁会引》：
武林之有放生会也，从竺乾氏戒杀而设也。夫造物主化生万有，人贵而物贱。今反轻所

贵，而重所贱，毋乃逆施而倒行者欤？京兆淇园杨公，著说以广之，更为仁会，盖所以仰体
上主闵下之心，而爱人无已者也。于时彼都人士，无不欢忻鼓舞，慕义而景从。两浙之民，
何多厚幸耶？③

西文资料有两份耶稣会年报纪录了杨廷筠的 “仁会”。１６１９年耶稣会年报称：
他 （杨廷筠）不单以帮助基督徒的灵魂增长为满足，他也关心世俗事务和他们的物质需

要。他通过往年成立的慈善会来办这些事。多年来，该会已筹得充足的款项来为各类人作广
泛的慈善工作。因此，城里的人常说，在杭州这个人口非常稠密的地方，如果有两个杨廷
筠，就没有人贫穷了。④

１６２０年的年报也谈到 “慈善会于数年前成立，杨廷筠是会长”。⑤ 钟鸣旦根据这两份年报推
测，仁会应创立于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 （１６１６～１６１８）之间。⑥

杨廷筠创建的仁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慈善组织？钟鸣旦先生认为：
根据传记所载，他的 “仁会”类似祩宏的 “放生会”，也类似杨东明的慈善会社。每月

有聚会、献仪，专人处理捐款等。但钱不是用来放生，而是根据天主教的７项善功来帮助穷
人。⑦

此外，他又在另处亦提及杨廷筠的仁会：
虽然杨廷筠与王征的仁爱会社和基督宗教有联系，却没有明显的宗教活动，如祈祷、告

解之类。它们纯粹以慈善为目的，而信教也不是入会的条件。可见这些慈善团体在本质上并
非西方的，而是纯粹中国化的团体。在陈继儒所作的吕氏传记里，对会社有确切描述，提到
“仁会”的规则、虔诚的捐款等等，但没有提到基督信仰，由此可以证明此类会社的中国特
点。⑧

日本学者夫马进也接受钟鸣旦的观点。仁会所从事的各项事业与同善会基本相同，可见仁会
是与同善会十分相似的组织。⑨

夫马进甚至称：
仁会的创立是在高攀龙创立同善会之后，因此完全不可能影响到同善会的创立。此后，

在同善会的活动中也明显见不到基督教的影响，……这样，就可以基本否定在明末善会兴起
时存在着基督教的因素。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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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卷４５ 《武林杨母吕恭人传》，崇祯十四年刻本。
（明）张应遴：《海虞文苑》卷２０ 《引》之瞿式耜 《仁会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第３６７页。
（清）刘凝：《天学集解》卷７叶益蕃 《三山仁会引》，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藏。

参见１６１９年１２月７日年信，李玛诺，澳门，第３４～３５页。

参见１６２０年１１月２２日年信，祁维材，澳门，第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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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同意钟鸣旦与夫马进二先生的观点，虽然现存有关杨淇园创办的 “仁会”资料十分罕
见。但从现存史料中我们抽绎出的结论也与二人有所不同：

（一）武林仁会的创办与欧洲传教士关系密切，有着极为深厚的宗教背景。《杨淇园先生超性
事迹》称西人艾儒略 （Ｊｕｌｅｓ　Ａｌｅｎｉ，１５８２～１６４９）尝参与经营武林仁会，杨廷筠亦遵循其旨以图
改善。《西海艾先生行略》亦称艾氏：

先生于交际之礼最不苟，苟非合义，即一文一粒，若将凂然。然极喜布施，彼国岁有俸
金。豫附海舶以来，迩年海舶不通，常至乏绝，犹约腹并衣，济人不倦，又多方劝人布施。

武林旧有放生会，岁费金钱不赀。先生讽京兆杨公曰：爱物不若仁民。乃作 《广放生说》，

以其赀为周恤穷乏费。先生又广之曰：施人以财，不若施人以善。盖施财者救人之形躯，施
善者救人之灵性。施财仅可救贫，施善并可救富也，故先生极喜刻书，……其文皆洞彻畅
达、益人神智，真治心之神药也。①

武林仁会创立于万历四十四至四十八年 （１６１６～１６１８）间，其时艾氏等诸神父正住居杭州
杨家避难，则杨廷筠创会理应受到艾儒略的扶持与督导，故 《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西海艾先
生行略》皆言艾氏于杨廷筠 “仁会”之力。

（二）目前所见的 “仁会”均由天主教徒创建②。根据现有材料，我们确切可知四所仁会：

杨廷筠武林仁会、瞿式耜常熟仁会、王征泾阳仁会与叶益蕃三山仁会。杨、瞿、王、叶四人均为
天主教徒，即目前所知 “仁会”，均为天主教徒组建成立。杨氏奉教至少六年，故认为 “知爱物
不如仁民”，摒弃当时颇为流行的放生会，而另辟中国天主教之 “仁会”。

（三）杨廷筠之 “仁会”均按照天主教七项善功来进行慈善事业。罗雅谷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ｈｏ，

１５９３～１６３８）《哀矜行诠》所言：“凡人保存肉躯，莫急于饮食。故第一曰食饥者。第二曰饮渴
者。寒暑风雨甚苦，肉躯宜以衣以室庇之。故第三曰衣裸者。第四曰舍旅者。疾病患难人所时
有。凡自召之灾，意外之变，无不望救于人也。故第五曰顾病者。第六曰赎虏者。肉躯有生必有
死，死无所殡，倍为惨伤。故第七曰葬死者。”③ 杨氏仁会则为 “饥者食之，寒者衣之，渴者饮
之，病者药之，旅者资之，虏者赎之，死者葬之”。所行善功与之完全一致。

（四）中国传统慈善团体主要任务在于济贫，善会明文规定不救济 “不教不悌、赌博健讼、

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④ 甚至有以伦理和道德标准荐举济贫对象。但杨
廷筠之 “仁会”则强调受济人不分贵贱善恶，正如 《哀矜行诠》所言：“凡济贫乏，不宜分品类。

日不分世物之贵贱而并照，雨不分善恶之田而并濡。我施人，奈何择人手？盖施恩者，不须度彼
之分量，第须满己之分量。”⑤ 杨廷筠仁会创设之初主旨可能亦仅为济贫，颇似同善会之宗旨。

当时在杨家的艾儒略就引导杨淇园以广其仁，“第怜贫而未怜富，第怜病之在身而未怜病之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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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ｔｕｒｙ　Ｋｏｒｅａ，Ｐ．３５，Ｃｈｉｎ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５５０－１８００）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Ｖ （１９８３）．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ｔ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　ｉｎ　１７９１　ａｓ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Ｊｅｎ　ｈｕｉ　ｙüｅｈ（仁会约），

Ｈｉｓ　ｙａｎｇ　ｔ’ｕｎｇ　ｌｉｎｇ　ｋｕｎｇ　ｓｈａ　ｈｓｉａｏ　ｃｈｕｎｇ　ｃｈｉ（西洋统领公沙效忠记），ｃｈ’ｉｎｇ　Ｈａｎｇ　ｓｈａｎ　ｃｈｉｈ （清凉山志）．
惜我们并不知此 《仁会约》为何人所作，但此文已然归类于基督教作品，则可知仁会应为明清时期中国天
主教会的民间慈善组织。
［意］罗雅谷：《哀矜行诠》，载钟鸣旦、杜鼎克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５册，第７７～
７８页。
（明）陈龙正：《几亭外书·自序》，崇祯四年刻本。

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征先生年谱》，第２９４页。



也”，促使仁会爱人之举走向 “不分品类”。对穷人则施以财，对富人则 “多刻天学书籍，广传正
教”。对身病者施以药，对心病者则施以训。“设义馆，量才择师，任其来学，文有期，行有规，

时躬检课而迪以性学”。故耶稣会年报中称杨氏 “不单以帮助基督徒的灵性增长为满足，他也关
心世俗事务和他们的物质需要。于是公之里闬，入孝出弟，举多端士也”。

（五）仁会相关资料中也记录了他们的宗教活动。《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中记录仁会创办过
程中的一件事：

一日，行见同教亲柩外露，未获所藏者。公恻然曰：若翁即吾翁也。忍今至是。为之购
陇亩，筑坟墓，并令教中贫乏者咸葬焉。又于陇中立一圣堂，以行大祭，祝祈主眷，佑其灵
魂。其用意周挚若是，他可知矣。①

仁会不仅给教友亲人亡者施济立坟，还购置一公共墓地专葬 “教中贫乏者”，另外还于墓区
中建一教堂进行祭祀、祷告，以求 “祝祈主眷，佑其灵魂”。此足以证明：杨氏之仁会内确有天
主教的宗教活动，引一份 《仁会会规》来作旁证：

爱人如己，不可得罪他人，以致犯诫。能行哀矜等功，此功固众人之所当行，而仁会更
当行之。其仁会之主保是天主圣母玛利亚仁慈之母。其号是无原罪始胎，瞻礼会中诸友尤宜
恭敬。圣母行诸神功，效其仁慈，然恭敬圣母之礼，必在实心力行，不可空徒口说。②

这一份会规是哪一家仁会所订，杨家、瞿家、王家抑或叶家，或者哪一家都不是，四家之外
尚有另一仁会？我们尚无法考证清楚。但既均以 “仁会”为名，且又是天主教徒创办的慈善团
体，其主旨应是相同的。此仁会以圣母玛利亚为主保，要求会友恭敬圣母，“效其仁慈”，多行善
功，“必在实心力行，不可空徒口说”。则可证明末创建的仁会组织内有十分浓厚的宗教色彩，亦
可证，仁会即是晚明时期出现的天主教慈善团体。

二、瞿式耜之常熟仁会

关于瞿式耜常熟仁会的唯一记载，仅见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所收 《仁会引》一文，

为旧本 《瞿忠宣公集》③、今本 《瞿式耜集》④ 所不存，且未见前人研究瞿式耜时加以利用。兹迻
录全文于次：

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亘古来止，此生生不已之元，长养宇
宙，即此是生天、生地、生人物之本领。人而不仁，生理绝矣，生气断矣，而仁于何见？如
见暴骨，而其色惨然；见笃疾，而其中怛然。使非腔子内，实有是好生之根荄？此惨然、怛
然者，于何呈露乎？以文王之圣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而仁政必先，鳏寡孤独四民，甚至
一枯骨而必掩盖之，以全其仁。何况我人根器劣薄，罪愆深重，即日行一仁事，犹虑不足。

仰承天眷，而顾悭贪成习，残刻相高。居平但思自利，不思利他。偶露一线生机，必摧折销
铄之，乃已是天非生人，生虎狼、生蛇蝎也。泰西利氏阐明天学于中土，垂三、四十年。其
教主于敬天孝亲、克己爱人，于吾儒为仁之功用分毫不爽，而警醒痛切更多，吾儒之所未
逮。武林淇园杨师推广其爱人如己之学，偕同志者，倡为仁会。会约凡数条，而弁其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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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丁志麟：《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载钟鸣旦、杜鼎克、黄一农、祝平一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
献》第１册，第２２８页。

无名氏：《仁会会规》，载杜鼎克、钟鸣旦编：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明清天主教文献》第１２册，第４７３～
４７４页。
（明）瞿式耜：《瞿忠宣公集》，道光十五年本。
（明）瞿式耜：《瞿式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广放生说》。盖仁民爱物原有次第，序中反复开诱，详且切矣。岁在子丑，泰西上德艾公、
毕公相继来虞。余忧居无事，得详叩其学术之原委。第苦障深力弱，弗克受持。至于仁事，
不敢不勉也。今年春，友人张又玄暨余弟式榖锐然请余广之同人，而杨师亦谆谆寓书为勖。
余惟仁者天下之至公，苟有心知，孰无恻隐？况愿力虽有大小，功德曾何差别？甘自居于不
仁可矣，甘自沦于非人可乎？往尝见梁溪诸先达有同善会，约己复为广同善会。大指在济贫
助棺，使生死咸被其泽。兹心也，即爱人如己之心也。我辈人人具有仁心，奈何甘让美于梁
溪、武林哉？遂欣然允张君之请。重锓杨师之序，而复以卮言引其端。盖一则畅杨师仁会之
旨，一则破凡夫天学之疑，使知达其仁则人矣，如其人则天矣。直截平易，莫过于斯。可不
勉诸？至于会中方便，因缘随人施舍，原无定规，此在同志者参酌流通之耳。①

此文未署名时间，以下试考之：常熟瞿家为当地望族，同时常熟也因瞿家成为天主教繁盛之
地，成为苏州府甚至江南的传教基地。② 瞿汝夔 （１５４９～１６１２）为瞿家与欧洲神父接触的第一
人，尝劝利玛窦易僧为儒，对中国天主教早期宣教事业颇有贡献。瞿式穀 （１５９１～？），瞿汝夔长
子、瞿式耜堂弟。万历三十二年 （１６０４），瞿汝夔至南京欲将１４岁的式穀托付给耶稣会院，希望
他能接受耶稣会的教育，且 “同别的学生一齐接受完全的宗教信仰”。③ 瞿式穀遂取教名 “玛
窦”，“在耶稣会神父的指导之下，孩子发奋图强，进步神速”。④ 天启三年 （１６２３），瞿式穀邀请
艾儒略赴常熟开教，此时汝夔已过世多年。是年瞿式穀亦为艾氏 《职方外纪》作序，同时还有李
之藻、杨廷筠两人。由此则知，瞿式穀或与中国天主教三柱石的李之藻、杨廷筠有所往还。⑤ 瞿
汝夔、瞿式穀父子的宗教信仰当也对其家族中人有所影响，如瞿式耜 （１５９０～１６５１）即受其影
响颇深。萧静山 《圣教史略》称：

瞿式穀自幼领洗，在南京从神父读书，及长还家，屡次请神父至常熟开教。天启三年，
又至杭州杨廷筠家，与神父商定此事，会艾儒略神父新自陕西回，愿如式穀所请，就随他到
常熟。艾神父大德不凡，天主加佑，在常熟不久，就有多人奉教，其最著名的是瞿式耜。式
耜是式穀的伯叔兄弟，早年登第，在北京做官，因丁母忧 （按：此处有误，应为丁父忧。）
在家二三年，时与艾神父谈论，渐知教理真正，决意奉教。艾神父鉴其诚切，与领圣水，圣
名多默。⑥

瞿式耜，字伯略，一字起田，别号稼轩。万历四十四年 （１６１６）进士。曾任永丰、吉水县
令。天启三年至五年 （１６２３～１６２５），因父丧丁忧在家，此即文中所言岁在子丑 “余忧居无事”。
子丑分别为天启四年、五年。又文中再言 “今年春”，故此文写作必在天启五年 （１６２５）之后。
而瞿氏初创仁会时，杨廷筠来信训诲有加，则是文至迟于天启七年 （１６２７）冬杨氏离世前写毕。
至此我们可判定，常熟仁会应成立于天启六、七年 （１６２５～１６２７）间。那么瞿式耜何时入教呢？
其时亦应在天启六、七年间。萧静山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再称瞿式耜：

时与艾司铎谈论教理，深知真正，切求领洗，誓许终身坚守天主十诫，决不二色，艾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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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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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明）张应遴：《海虞文苑》卷２０ 《引》之瞿式耜 《仁会引》，第３６７页，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关于瞿氏家族与早期天主教关系的研究，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２７４～２８４页；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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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其诚，与领圣水，取圣名多默。①

黄一农也认同此说，“瞿式耜或在天启三年之后不久决定受洗”。又因式耜侧室顾氏崇祯元年
（１６２８）十月产子，黄氏认为瞿氏 “一方面或期盼能广嗣，另一方面则或是希望离家在外时有人
能照料生活起居”，则 “应最可能在天启七年左右娶顾氏”。② 即瞿氏至迟于此时已疏远并背离天
主教教义。瞿式耜天启四、五年间并未在艾儒略、毕方济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Ｓａｍｂｉａｓｉ，１５８２～１６４９）两
神父影响下受洗，其缘由或因天主教教义与传统儒家居丧守制的礼俗相左。③ 瞿氏自觉 “障深力
弱”，故最终 “弗克受持”。同一时期，杨廷筠天启七年冬 （１６２７年１２月）离世，子女遂用天主
教葬礼祭奠之，与中国传统葬礼 “铺张花费、拜神拜佛”已然不同，而是要符合天主教之规定：
（１）力行功德，帮助亡者得救；（２）追思弥撒。④ 除共同行善举以外，这些天主教礼仪当为遵循
儒家礼制者所不容，瞿氏也当作如是观，也不可能按照天主教礼仪去祭奠尚未奉教的父亲。即天
启三年至五年 （１６２３～１６２５）守制期间，瞿式耜因故未能受洗入教。而同时瞿氏最后又依杨廷
筠之法创设常熟仁会，“重锓杨师之序，而复以卮言引其端”，既 “畅杨师仁会之旨”，又 “破凡
夫天学之疑”，使人走向 “知达其仁则人矣，如其人则天”的通往天学之路，其动机、手段与目
的已不得不使人相信：瞿氏此时也已奉教。再者，瞿式耜奉教西文又有明确记载。那么瞿式耜领
洗时间应为天启六、七年间。则常熟仁会此时也必成立于教徒瞿式耜之手。
瞿式耜依杨廷筠之法创设仁会，其特点如下：首先，瞿氏创会依据在于利玛窦以来所传天学

以及杨廷筠的努力，即 “其教主于敬天孝亲、克己爱人，于吾儒为仁之功用分毫不爽，而警醒痛
切更多，吾儒之所未逮。武林淇园杨师推广其爱人如己之学，偕同志者，倡为仁会。会约凡数
条，而弁其首曰 《广放生说》。盖仁民爱物原有次第，序中反复开诱，详且切矣”。利玛窦以来所
传天学、杨廷筠的仁会即为瞿式耜常熟仁会的思想、组织渊源。同时，常熟仁会的创建有着极为
深厚的天学人脉渊源。岁在丁丑，艾儒略、毕方济两神父相继来虞，瞿式耜虽未受洗，却依然强
调 “至于仁事，不敢不勉也”，时已埋下伏笔。再者，仁会最终创建在于张又玄、瞿式穀的劝导
与杨廷筠的勉励之功。张又玄其人生平尚不可考，而瞿式穀、杨廷筠则皆为奉教名士，瞿式穀为
瞿式耜堂弟。至于杨廷筠，瞿式耜亦敬称之为 “杨师”。又梁溪创设同善会，并相邀共建广同善
会，即瞿式耜面临着成立广同善会、仁会与其他善会的多重可能，而其最终选择仿杨廷筠之法成
立常熟仁会，则天学交游颇影响着其时的抉择。不过最为关键的内因应是其时式耜业已领洗奉
教。
其次，常熟仁会的宗旨：“一则畅杨师仁会之旨，一则破凡夫天学之疑，使知达其仁则人矣，

如其人则天矣”。瞿式耜创设仁会在于继承杨廷筠推广 “爱人如己之学”的天学、倡导 “仁民爱
物原有次第”的宗旨，同时亦 “破凡夫天学之疑”，引导其走向通 “仁”、及 “人”、达 “天”的
天学之路。此仁会显明的宗教色彩与宣教目的亦可证明晚明 “仁会”本质就是中国天主教会的慈
善组织。
再次，常熟仁会系仿效杨廷筠武林仁会而设，“重锓杨师之序，而复以卮言引其端”。瞿式耜

重刻杨廷筠 《广放生说》，以 “畅杨师仁会之旨”。而至于会务操作，“因缘随人施舍，原无定规，
此在同志者参酌流通之耳”。则知其仁会组织形态之一斑。但因材料有限，尚难以确知与武林仁
会间具体异同，只得留有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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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征之泾阳仁会

中国天主教会 “四贤”之一的王征 （１５７１～１６４４）亦在故里西安成立泾阳仁会。崇祯十年
（１６３８），“西安府教外领洗者四百人。１６３９年，共有教友一二四零”，教务亦多赖王征扶持。① 王
征教名斐里伯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陕西西安府泾阳人。万历二十二年 （１５９４）中举，天启二年 （１６２２）

成进士。四十四年 （１６１６），王征赴京会试，与庞氏订交，习学天主教 “畏天爱人”之理。此盖
其西学交游之肇始。王征何时领洗，史家莫衷一是，但至少不迟于天启元年 （１６２１）。② 天启三
年 （１６２３），为延续香火，王征违背 “十诫”娶申氏 （１６０９～１６７８）为妾。③ 至五年 （１６２５），

王征即延请欧洲教士金尼阁至陕西三原开教，并请求金氏等为其解罪。则其时王征已然回归圣
教。崇祯五年 （１６３２），王征因吴桥兵变归里后，信仰益发虔诚，四处筹资营建天主教堂，“家事
一毫不理，而心心念念，时时刻刻，只向此事着力。即妻女之簪珥、囊箧之余物、交际之馈遗，

一一捐之此中甘心焉”④。七年 （１６３４），王征遂在乡里泾阳创办仁会。王征 《〈仁会约〉引》称：

向余为 《畏天爱人极论》，盖味乎西儒所传天主教义，竭力阐明，用勖我二三兄弟崇信。

第论焉已耳，未克实行，即行矣，悠悠忽忽，未克力，间即愤志力行乎，其力小，其行微，

终未克约我同志共捐全力，以倡我实行之志愿。夫西儒所传天主之教，理超义实，大旨总是
一仁。仁之用爱有二，一爱一天主万物之上、一爱人如己。真知畏天命者自然爱天主，真能
爱天主者自然能爱人，然必真真实实，能尽人之心之功，方是真能爱天主。盖天主原吾人大
父母，爱人之仁乃真吃紧第一义也。余故深信天主之教最真切、最正大、最公溥，且最明白
而易简，乃人人所能行，人人日用当行，人人时时处处所不可不。《七克》中云：圣若盎既
耄，不能多言，恒用相爱二字劝其门人，……人生世间，种种苦趣不可胜言，畴克尽免，凡
触于耳与目者，那能弗恻于心？弗恻于心非仁，恻于心而不见之于行，无济于彼，犹非仁
也，其必尽我相爱能力救之、补之，使之存以顺、殁以宁，爱人之功其庶几乎。然匪有力不
能济，匪借众多全力亦不能广济。余兹感于西儒罗先生 《哀矜行诠》，立此仁会约，盖欲从
今以后，自竭心力，合众全力，俾人游乐郊，补此有憾世界，以仰副天主爱人之至仁，于以
少少行其爱人之实功，且劝我会中人，缘此爱人行功，默启爱天主之正会，庶人人可望天上
之真福云。⑤

王征奉教倍受西人庞迪我之影响，故前文多次言及庞氏。又王征创会以意大利教士罗雅谷
《哀矜行诠》为准，而 《哀矜行诠》崇祯六年 （１６３３）方成书，次年 （１６３４）王征即依其设会，

故王罗两人交谊匪浅。王征甚至坦言泾阳仁会所行条目皆依罗雅谷 《哀矜行诠》所列，“仁会本
《哀矜行诠》而立”：

仁会者，哀矜行之总名也。哀矜之德有二：一形哀矜；一神哀矜。形哀矜凡七端，总以
行此爱人之仁焉耳。然神哀矜之行，但以神行，可不须他物。形哀矜之实，则匪须他物，莫
克济也，故端各胪列于后。而兹会中所订行者，则尤以形哀矜七端为急云。……哀矜之行，

专为爱人而起念。爱人又专为爱天主而起念。故此仁会之立，独以形哀矜七端为急务。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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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不关救人之务，不但力不能给，即能给者，亦不之行。盖恐未认真主，必不能辨为真
善。正恐反得罪于天主焉耳。……仁会，原古人已行之成法也。故证述多端，总期感发吾人
之仁念。……仁会本 《哀矜行诠》而立。①

泾阳仁会明言以 《哀矜行诠》而立，亦行七项善功，“夫斯会，既以行哀矜为急务矣。就今
日时势衡之，似又不无最急稍缓之分。盖兵荒之余，饥多，病多，死者多。故哀矜此三者尤最
急。”② 仁会之人，务必敬爱天主，“凡为爱天主，爱人起念；愿如约与会者。无论簪绅、文武、
宗侯、富室及农商技艺之人俱可。惟僧道不与。盖彼望人施；非施人者。”③ 此仁会之宗教性质
不言自明。故宋伯胤先生亦称：“察其实质，所谓仁会乃是天主教设于民间的一座慈善团体”。④

四、叶益蕃之三山仁会

明清天主教传华文献汇编 《天学集解》还收录了关于明末教徒叶益蕃在福州创设仁会的纪
录，同样亦为他处所未见载。兹迻录全文于此：

武林之有放生会也，从竺乾氏戒杀而设也。夫造物主化生万有，人贵而物贱。今反轻所
贵，而重所贱，毋乃逆施而倒行者欤？京兆淇园杨公，著说以广之，更为仁会，盖所以仰体
上主闵下之心，而爱人无已者也。于时彼都人士，无不欢忻鼓舞，慕义而景从。两浙之民，
何多厚幸耶？先文忠公在纶扉时，雅与杨公友善。谢政归来，复屡接艾先生。闻兹胜事，尝
与余小子津津道之。余思三山，为古闽都会，乃遥邑仁风，□怀赞赏，岂其可行于浙，而不
可行之于闽？毋亦愿有倡而寡和，有始而鲜终乎？非然也。天主生人，即赋以爱德，为诸德
根。无论贵者贱者、智者愚者，一叩其恻隐之心，未有不憬然惺，而跃然动者。可见岂弟慈
祥，维均厥赋。有其举之，不啻取火于燧，而挹水于源者矣。因请诸同志，后先声应者，遂
得若而人，懿德不孤，亶其然乎？会有定期，人无定数，捐金亦无定额。考诸施格，随时举
行。窃意始也难，久之必易；始也寡，久之必众。一会兴，则会会可兴。一郡一邑举，则诸
郡诸邑可举。人抱慈德，国有淳风。于以答上主爱人无已之心，佐熙朝宏仁广被之化，岂曰
小补云乎哉？福唐叶益蕃谨题。⑤

由前文称叶向高 （１５５９～１６２７）为 “先文忠公”可知，此文当作于天启七年 （１６２７）叶向高离
世之后，即三山仁会应由叶益蕃天启七年之后创设。叶向高为晚明友教名士，尝为杨廷筠 《西学
十诫初解》致序，与西洋教士、中国教徒关系颇洽。天启四年 （１６２４），叶向高致仕归里，道经
杭州。与艾儒略往还，力邀南下，成就福建宣教之事。其惜因置妾广嗣，终未领洗奉教。叶益蕃
（１５９５～ ？），叶向高长孙，字君锡，曾助艾儒略修筑福州教堂，为一功绩卓著的天主教徒。至于
叶益蕃受洗奉教之事，史籍并无明确翔实的记载。艾儒略天启五年 （１６２５）随叶向高抵达福州，
那么叶益蕃应至迟于此时结识艾儒略。法国教会史家费赖之称艾儒略未死以前，曾使 “阁老叶向
高之二孙入教”。⑥ 潘凤娟据此认为叶益蕃 “在艾儒略临终之前才受洗”，即受洗于艾儒略１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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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逝世前未久之时。① 又福州教堂 “福堂”建于天启五、六年 （１６２５～１６２６）间，“先为叶相国
长孙高州君锡暨诸教友所创建”②，故黄一农先生则认为叶益蕃此时应已入教③。黄说应较更为合
理些。总而言之，三山仁会应是由教徒叶益蕃组建的福州宗教慈善组织。
首先，三山仁会创设因武林仁会而起。杨廷筠因放生会违背造物主 “人贵而物贱”之原则，

“今反轻所贵，而重所贱”，重于爱物，轻于仁民，故成立仁会，“仰体上主闵下之心，而爱人无
已者也”。三山仁会继武林创设，有倡有和、有始有终，“以答上主爱人无己之心”，知其相继而
行、宗旨相仿，宗教性质如一。同时，三山仁会上承武林仁会而兴，亦有着其较为深厚的天学人
脉渊源。正如叶益蕃所言，三山仁会的创办与杨廷筠、叶向高、艾儒略有着密切关系。叶氏创会
初因艾儒略来闽开教、祖父叶向高谆谆教诲。经营仁会，既扬杨廷筠创会宣教之功，又辅叶向
高、艾儒略苦心开教之力。再者，叶文四次论及造物主、上主与天主，其内涵应与杨廷筠认知相
仿，即天主教之 “造物主”，此不啻为叶益蕃创会之思想基础，也为西士所传天主教义在叶氏心
中内化所致。
其次，关于三山仁会的成员，叶益蕃并未交代清楚。文中仅提及 “诸同志”，我们无以具体

分析此仁会成员之来源、分布及构成。不过，三山仁会既然上承武林仁会，以 “答上主爱人无己
之心”，故其成员当皆亲天学之人，至少不会反西学。
第三，三山仁会组织活动，只知 “会有定期，人无定数”“考诸施格，随时举行”。又叶益蕃

认为 “始也难，久之必易；始也寡，久之必众。一会兴，则会会可兴。一郡一邑举，则诸郡诸邑
可举”，故可断定，其时三山仁会规模尚不大。
第四，三山仁会的创建虽继武林仁会而起，不过叶文也见叶益蕃有着另外一层的考虑。此仁

会的思想基础是 “天主生人，即赋以爱德，为诸德根”，方可 “人抱慈德，国有淳风。于以答上
主爱人无已之心，佐熙朝宏仁广被之化，岂曰小补云乎哉”。也即叶益蕃认为三山仁会的建立不
仅可显 “爱人无己之心”，以辅弼宣扬天学，同时也可辅佐明朝 “宏仁广被之化”，且不止于 “小
补”而已。如是则可见，叶氏成立仁会也有着扶助地方教化之目的。

五、《仁会会规》

除杨廷筠武林仁会、瞿式耜常熟仁会、王征泾阳仁会和叶益蕃三山仁会外，耶稣会罗马档案
馆还保存一完整 《仁会会规》，今已不知其创设者等确切信息，惟可视为所知中国第五所仁会。
其会规如下：

夫圣教要理总归信望爱恭敬天主于万有之上与爱人如己两端而已。

第一端：教人信圣教。诸端细心讲究，透彻无疑，不信邪教、邪术。诸端为所诱感，以
陷于罪，望天主恩赐，灵魂肉身日后免受永苦，得享永福。爱天主于万有之上，顺守其诚及
圣教之规。此外，行诸善功，任人之所宜所能可也。
第二端：教人爱人如己。不可得罪他人，以致犯诫，能行哀矜等功。此功固众人之所当

行，而于仁会更当行之。其仁会之主保是天主圣母玛利亚仁慈之母。其号是无原罪始胎，瞻
礼会中诸友尤宜恭敬。圣母行诸神功，效其仁慈，然恭敬圣母之礼，必在实心力行，不可空
徒口说。今将会规条列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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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所捐之资或多或少或论分均出，听众酌议。
会中之事一人不能料理，立会长一人，副会长两人，仍设管箱一人，共理会事。
会中设银箱一个，锁三把。会长各放钥匙一条，箱放在堂内。其银收入支出，年月

日时登记明白，以便清算。
会中所宜行哀矜。诸端于今初立，未能悉举。其先在行殡葬之礼，至于衣衾棺椁随

人力所能者而为之，已于丧礼仪式内详言之矣。然必于圣教诸礼两相符合，始无差错。
遇教中先亡伊家，令人告知会长。倘遇会长有事，即告知副会长。若是副会长亦有

事，务随托管箱之人通知教友相约齐集其家。
一念经规则照依临丧仪式所开单款而行。
念经声音不先不后，俱要约齐如一。左齐右应、右齐左应，不可混乱，参杂土语。
凡遇教中先亡即通神父弥撒，中祈主为彼灵魂。教友或到堂或在家代彼祈求。或念

在天三十三，或念亚物六十三遍。孝子率家中之人亦是如此。
在会中遇有先亡，同会各友或念在天三串，或念亚物三串，代彼祈求。
凡教友欲进仁会，先宜解罪。
每月首一主日赴堂领主保单。
遇主保圣人瞻礼日宜赴堂与弥撒。
会中教友每月宜解罪一次。
每早晚课诵十五端三分之一或圣母祷文。
或早或晚念在天亚物各三遍奉献主保圣人。
每晚临睡时宜省察本日之念言行或善则感谢天主，不善即念经求赦。
会中人在或家或出外或独居，语言之间不可忘记天主，必须念兹在兹。
会友宜记爱人如己之事。先施于家，后及于人。爱父母妻子儿女之灵魂与爱其肉

身，管顾其德行以及于衣食之类。
会友有病。会长宜不时往看，宜约在会诸友探问，劝其痛悔告解。①

此仁会主保为天主圣母玛利亚，仿圣母行善功，“效其仁慈，然恭敬圣母之礼，必在实心力
行，不可空徒口说”，故营设仁会以广之。又由 “在会中遇有先亡，同会各友或念在天三串，或
念亚物三串，代彼祈求。”“遇主保圣人瞻礼日宜赴堂与弥撒。”“会友有病。会长宜不时往看，宜
约在会诸友探问，劝其痛悔告解”知，会友均为教徒。而其组织活动，所行 “哀矜”，皆必须
“于圣教诸礼两相符合”，故这一仁会的宗教性质显得尤为清楚。我们也足以相信：此仁会是完完
全全的中国天主教会的慈善组织。同时，虽然此仁会之创办者、营建时间皆不可考，但由此完整
之 《仁会会规》的保存，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晚明时期同名的其他仁会的会规 （含宗旨、组
织、活动）以及由此凸显的宗教性质也应当是如出一辙的。

六、仁会渊源

正如上述五个个案所证，仁会确是中国天主教会的民间慈善组织。欧洲慈善事业多与宗教有
关。天主教慈善事业肇始于罗马，初名仁爱会，主保为圣母玛利亚。１４９８年，葡萄牙王室又在
里斯本创立仁慈圣母会。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在海外纷纷建立仁慈堂，将仁慈堂的体制传播至
世界各地。澳门也不例外。龙斯泰 《早期澳门史》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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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奥二世 （ＪｏｈｎⅡ）的王后莱奥诺拉 （Ｄｏｏｎａ　Ｌｅｏｎｏｎｒａ）于１４９８年在里斯本创立了一
个慈善兄弟，以 “仁慈圣母会”（Ｃｏｎｆｒａｒｉａ　ｄｅ　ｎｏｓｓａ　Ｓｅｎｈｏｒａ　ｄａ　Ｍｉｓｅｒｉｃｏｒｄｉａ）这一名称而知
名。“仁慈堂”（Ｓａｎｔａ　Ｃａｓａ　ｄａ　Ｍｉｓｅｒｉｃｏｒｄｉａ）———澳门神圣的慈善机构创建于１５６９年，它的
第一位主管是澳门教区的主教贾耐芳 （Ｍｅｉｃｈｉｏｒ　Ｃａｒｎｅｉｒｏ）。这个可敬的团体以履行下列神
圣使命为职志，帮助那些靠自己卑微的谋生手段不足以维持众多家口生计的人，解除卧病在
床的有身份人士的痛苦，帮助那些不愿到海外领取救济金的人，以及抚养孤儿和弃儿。在葡
萄牙居住过的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教堂，他们似乎都会马上致力于建立慈善机构，正如我
们正在述及的事例一样。①

又据１６２７年澳门仁慈堂章程②，中国仁会无论创会宗旨、还是组织活动都与欧洲、澳门天
主教慈善机构相似，即仁会应系仿罗马仁爱会、葡萄牙仁慈堂及澳门仁慈堂而设。故王征即言：

西国有仁会，愿以行乞积金，备赎虏者。此功最大。③

梁廷柟 《粤海关志》亦称葡萄牙 “俗有仁会”：
俗有仁会，恤孤寡茕独。商船至，或有死而无主者，收其行李，访其戚属还之。国王随

处遣官为孤子治家，长则还所有，且加益焉。④

可知，明清时期将欧洲慈善组织 （罗马仁爱会或葡萄牙仁慈堂）也称作仁会，即明清士人之
认识亦将仁会与仁爱会、仁慈堂归为一类也。
再者正如前文所言，目前所见仁会均受西方教士之影响，都有着极为深厚的西学渊源。杨廷

筠武林仁会、瞿式耜常熟仁会、叶益蕃三山仁会皆与艾儒略关系密切，或由艾氏亲临督导，或受
艾氏传教影响。武林仁会创立于艾儒略避难杨廷筠家之际。常熟仁会建立在艾儒略、毕方济来虞
之后。叶益蕃热心仁会也深受艾儒略的影响。王征泾阳仁会则因罗雅谷 《哀矜行诠》而设，故当
与罗雅谷影响有关。即仁会确为艾儒略、罗雅谷督导或影响下成立的中国天主教慈善组织。而艾
儒略、罗雅谷其人皆亦热心慈善。《西海艾先生行略》称艾儒略：

极喜布施，彼国岁有俸金。豫附海舶以来，迩年海舶不通，常至乏绝，犹约腹并衣，济
人不倦，又多方劝人布施。武林旧有放生会，岁费金钱不赀。先生讽京兆杨公曰：爱物不若
仁民。乃作 《广放生说》，以其赀为周恤穷乏费。⑤

罗雅谷 《哀矜行诠自叙》亦言：
因念圣教吃紧处，惟信与行，行而不信如射无鹄，信而不行如车无轮，其敝一也。……

顾行有三端，曰祈、曰賷、曰旅，祈向主，斋向己，施向人，各有本论，而十四哀矜之行则
向人之明且备者也。予遂取西本译为诠说三卷，首著哀矜之美，次解形矜，又次神矜，条绪
虽多，其大旨总期爱主之实，是尽向人之诚，而向己、向主，义亦兼通矣。倘我同信者得是
说而力行之，裨益匪小，且亦不负远人来宾之意云。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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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艾儒略、罗雅谷又同为意大利籍教士。王征 《仁会约引》言：
欧逻巴大州府县，各设有养病院，规制不一。今止就一米兰言之：其院建自本王，岁捐

帑金十余万，选本府之贵而贤者，迭掌其事。院分为六：其一，其二，凡贫家幼孩，父母不
能养者，收入院，觅乳媪之至五六岁。男女各居一院，男为延师习书习读，或习技艺。及成
人，听出院。女亦习女工，年及笄，具奁资嫁之。其三专养癫狂难治之病。其六养伤寒疟痢
等病。已上六院，俱有大屋宇。分别男女，各有服役人。又令名医专视药物，一切饮食衣服
寝处之资，无不备具。又命人巡防外侮。又命人司讲论，以开慰久病者之心。病愈，听还
家。死则有公茔瘗之。此六者名为公院。此外，又有养老院，舍旅院及安补院。凡人非全得
之力不能作工，而又非病比。故特安养以补之。共九种。外尚有多院，皆以行十四端之功。
各有资俸，设官司之。总皆爱人如己，教中一大事云。①

对意大利米兰乃至欧洲慈善事业的熟稔，足以说明王征受到西方教士的深远影响，也可证明
晚明仁会与意大利乃至欧洲天主教慈善组织极为深重的渊源关系。而中国教徒间的西学人脉关系
也将这一慈善模式在中国前后相承地建立起来，尤其是杨廷筠不仅创设了武林仁会，在其影响
下，也直接导致了与之毗邻的常熟及千里之遥的福州相继仿效并建立仁会组织。

七、余　论

天主教东传、地方教会的建立与维持一方面倚赖西方教士的努力，另一面也必须依靠奉教名
士的个人影响 （如杨廷筠、王征）及家族、宗族势力 （如常熟瞿家、福州叶家）。目前已知四个
仁会均为明末教徒在城市所建，无论杭州仁和、江苏常熟，还是西安泾阳、福建福州。这些慈善
组织的创设必须依赖奉教士绅或者家族势力在地方社会的影响。那么对于京畿地区、乡野之地，
又表现如何呢？因资料有限，我们不能遽尔得出结论。明中后期，里甲制度益发废弛，保甲和乡
约制度日显重要。保甲侧重于维护地方治安，乡约则偏重实现乡间教化。保甲、乡约、社仓、社
学和乡社相结合，构成了新的地方社会控制和教化体系。其中山西教徒韩霖 （１５９８～１６４９）即
利用人脉关系编制了颇具官方色彩的天主教乡约 《铎书》，成功地透过官僚体系和儒家传统渗透
到地方教化中去。那么作为地方社会中的仁会如何与民间社会调适，教徒如何在传统文化及民间
社会的背景下接受并宣扬天学呢？通过对于仁会性质、组织及活动的初步梳理，虽然使得我们知
道，奉教名士、家族势力能够成立天主教色彩的宗教慈善组织，那么明清时期民间社会中的仁会
到底如何组织与运作呢？仁会是否能够参与并实践地方社会的教化呢？这应是我们以后进一步关

心的重点。②

（责任编辑　袁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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